
肉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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遭到旁人推搡，金发男人小声惊呼了一声，身体失衡，一屁股坐在库尔图瓦的腿上——准确地说是其中一条腿上。碍于自己的身高，库尔图瓦不得不岔开修长的双腿，才勉强把下肢塞进了卡座的桌子底下。服务生手里的托盘哐当一声砸在桌面上，酒杯颠倒，冰镇的酒水倾洒而出，沿着桌面向边缘蔓延。他连声说着抱歉，慌忙起身，却被桌子和年轻人略微顶起的膝盖卡在中间，被迫骑在高大的男顾客腿上，脚尖刚好能碰到地面。库尔图瓦没有感到多重的压力，猜测男人正奋力地踮着脚，避免全身只剩下最后一个支撑点。即便没有完全坐实在他的腿上，库尔图瓦依旧能感受到饱满臀肉的挤压。他用一只手按住他的胯骨，同时故意抬高膝盖，用精瘦的腿部分开对方裹在短裙下的臀瓣。男人再也支撑不住自己，柔软的身体往下陷，直到被抵到了腿心，他立刻挣扎了一下，年轻顾客却拦腰搂紧了他，大手用力扣着他的腿根往下压。

男人的下体紧贴他的大腿，隔着休闲裤的布料，比库尔图瓦想象中还要温热，他甚至隐隐感到湿意，似乎有黏腻的液体濡湿了他的裤子。他皱了皱眉，摸向服务生的大腿内侧，伸进贴身的小短裙。一条轻薄的三角内裤，包着半软的阴茎，很明显一点微不足道的摩擦还不至于让他射，这不是那股湿热的来源。他骨节分明的手继续往深处探摸，指端触到会阴的位置——底裆几乎湿透了，饱蘸了黏液的布料仿佛有吸力，吮住了他的手指。库尔图瓦惊讶地用指腹揉搓那片湿布，男人呻吟了一声，扭着屁股想躲开他的手指。他发现他可以顶着黏湿的内裤底裆捅进去半截指节，更热乎的包裹感立刻覆上来。他忍不住轻轻搅动，好像戳着一块软烂的海绵，他挤进一个浅孔，更多淫液就渗了出来。他知道他还可以插得更深。

“你这里怎么全湿了？把顾客的裤子都弄脏了。”库尔图瓦抽出潮湿的手指，摸到服务生胸前的别针式工牌，一把扯下来，借着夜店灯红酒绿的光影看名字。他把矮个男人搂得更紧，团进自己怀里，分开他肉感十足的双腿，嘴唇贴着他耳朵说话，“我要投诉你……凯文。”

“不……先生，我可以赔偿……请不要、不要投诉我……”男人在喃喃声中发起抖来，极贴身的内裤挤进了臀缝，他感到自己坐在一团硬邦邦的鼓起上，他不用思考就知道那是什么。身后的怀抱温热而宽大，那只明显能包住他整个臀部的大手再次伸向他的裙底。他羞耻地闭上眼睛，但淫荡的身体不断用暗涌的热流作出回应，顾客的手覆在他阴茎上搓动时，他咬着嘴唇泄出呻吟，不可控地向后仰头，瘫靠在库尔图瓦的胸膛上。

这是凯文·德布劳内开始新工作的第一天。他知道这不是一份正经工作，洁身自好的人得不到这份端茶倒水的差事，穿得越少，赚得越多。他第一天上班，不会说花言巧语，也不懂嘴对嘴喂客人喝酒，领班就让他穿制服短裙和长筒袜装学生妹。至少他有一方面天赋异禀，就是被摸屁股或坐大腿时，脸红得像个第一次被性骚扰的处女。

库尔图瓦长而瘦的手指拉开湿透的内裤底裆，从侧面探入，当他触摸到两瓣黏答答的软肉时，怀里的人明显浑身一颤。原本囊袋的位置凹陷成一道肉缝，分开皮肤娇嫩的会阴，手指摩挲着比双唇更柔软细腻的女阴，诱人的汁水向外溢出，好像包含着珍珠的蚌肉，等待被撬开、从里到外地索取。

“赔偿……你能给我什么？”库尔图瓦好整以暇地问道，手指的动作就像在搅一罐见底的果酱，凯文的声音也像这种触感一样甜蜜、黏稠。他捏了捏他软绵绵的阴茎，比起女穴，他的男性器官反应平平。库尔图瓦将食指和大拇指箍成一个小圈，环住他的阴茎上下套弄，等肉茎稍微勃起，再把整只掌面裹上去搓动。“嗯啊…先生…哈…我有的都…都可以赔给您……”德布劳内抓着对方卷紧的拳头，使不上力气，没法将自己从痛苦的性快感里解救出来。他睁开眼，没看到任何一个可以求助的对象，来来往往的人不是对他视若无睹，就是在用看戏的眼神奸淫他。他只能靠自己，靠他仅有的东西弥补今天的错漏。

“那让我们看看你有什么，凯文。”库尔图瓦呼出的热气喷在他耳畔，发烫的耳垂被他含在口中吮嘬，不老实的犬齿在这块敏感的软肉上摩，舌头舔弄着耳孔，湿漉漉的口水音钻进凯文的耳朵。男人的呼吸和舔吮的声音钩出一阵飘忽的痒意，他觉得这股痒意逐渐放大，流到淌水的腿心，他禁不起挑逗的身体正在展示他有什么。他难耐的呻吟在夜店聒噪的背景音乐里微不足道，但他和男顾客贴靠得实在太近，每一声喘息都像是为他喘的。

库尔图瓦的手太大了，握住凯文的性器时，内裤底裆的布料都被撑松了，哪怕他现在放开他，把手拿出来，松松垮垮的内裤也兜不住他的淫水。库尔图瓦用指甲轻轻搔挠过肉蒂，那是青涩如含苞的花骨朵，凯文立刻小声尖叫起来，扭动胯部，在他牢固如桎梏的怀抱里徒劳地挣扎。他抱紧了凯文，像巨蟒缠裹住他看中的猎物，他是危险的、步步紧逼的，但他舍不得这具热乎乎的肉体窒息。他会给凯文呼吸的空隙，然后用膨胀的欲望填满。他感受到可怜服务生的颤抖，温暖的身体还在他的指奸下不断升温，薄透的女生制服裹不住他丰满的肉欲。库尔图瓦断定，凯文是个羞涩的婊子，他会煎熬而痛苦，但他不会拒绝被他玩弄。

“如果你能喷出来，我可以考虑原谅你的笨手笨脚。”他把两根手指捅进服务生的肉穴，全部塞进去的深度让凯文蹬着腿哼叫，湿滑的内壁没有丝毫抗拒，吞吐着库尔图瓦的手指，挤弄出色情的水声。“先生，我不会…我不会喷……”他的声音几乎染上哭腔，压得那么低，甚至被穴里叽咕作响的水声淹没。“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别人的手指能操到这么深的位置吗？”这么说的时候，库尔图瓦曲起指节用力刮向一点，凯文浑身一哆嗦，抓紧了对方的手臂，拼命摇头，尖叫声碎成一节一节。他按着那滑腻而甜蜜的一点，快速摩擦，随着抽插的力度加大，凯文断断续续的哼叫也越来越响，像母猫叫声一般尖细，散发着新鲜的交合的欲望。

库尔图瓦的大拇指整个按在阴蒂上，守门员粗糙的指茧毫不怜惜地搓弄着肉豆。凯文抖得更厉害了，脂肪丰沛的臀肉不断挣动，挤压着年轻人鼓胀的裆部，那里已经硬得像烙铁，每次挣扎都会戳弄他的臀缝。他不敢相信那些媚态的呻吟是从自己嘴里发出来的，快感把他的哀鸣调弄成格外下流的声音，但体内的手指只会捅得更深——这个难缠的顾客不会轻易放过他的，他甚至不敢去想，拥有这样一双大手的主人，如果把完全勃起的阴茎塞到他的逼里，他的宫口会被操成什么形状。想到这种可能，他不禁打了个哆嗦。

私处最娇嫩的那块皮肤被蹂躏得充血泛红，肉蒂肿硬得像一颗果核，库尔图瓦同时搓碾他的肉蒂和穴内的敏感点，三指撑开紧致的肉襞，全部没入再抽出。小穴含紧了他指头，乖顺地吮吸，水声越发急促，湿透的手指每次都能带出透明的黏液，飞溅的水珠甚至沾湿了库尔图瓦的衬衣袖口。凯文喘得接不上气，捶打着库尔图瓦的双拳软弱无力，下体的酸胀感化作密密麻麻的快感，把他推向高潮。他尖声哭叫了一声，挺着胯潮喷了，一股股温热的淫液涌出逼口，短裙、鞋袜、顾客裤脚，从上到下都被他的逼水沾染了。

他怎么能流这么多水？在库尔图瓦羞辱他之前，他先在心底质问了自己。他双腿大开，被陌生顾客用一只手就操潮吹了，高潮过后，下体一阵阵发麻。他发着呆，大口喘息，库尔图瓦粗重的呼吸喷洒在他后颈上，他的后背紧靠在他胸口，仿佛能感受到对方胸膛里的震响。“刚刚不是说不会喷吗？”库尔图瓦拨开他的内裤底裆，一掌下去，不轻不重地扇打在黏湿的阴瓣上，凯文刚惊呼一声，下一掌就落下了，“那这是什么？服务生，告诉我这是什么？”一连啪啪数声，扇得淫水四溅，本就饱满的肉唇被他抽得红肿外翻。凯文一面夹起腿哭叫，一面抽抽嗒嗒地求饶：“我说谎了……客人、求你别在这里……这是、是我的逼水……”

“你说谎了，所以客人要把鸡巴插到你的小逼里，听懂了吗？”库尔图瓦压着声音，高挺的鼻梁滑蹭着凯文被欲望打湿的鬓发。凯文不说话，一个劲地摇头，发出低低的小动物似的呜咽声。于是库尔图瓦强硬地掰开他的腿，一只手陷进丰满的大腿肉，修长的五指勒紧大腿内侧，另一只手狠狠抽打向肉逼。凯文从未受过这样公开的羞辱，他需要钱，但不想出卖身体到这种地步，粗粝宽大的掌面每次扇在肉蒂上，穴里就筋挛着喷出一小波水。他的阴茎也颤微微地勃起，顶着薄薄的短裙。当库尔图瓦捏住布满敏感点的阴蒂头，用力掐按下去时，他终于受不了了，说听懂了，他什么都听懂了。

他羞耻得满脸发烫，耳鸣盖过了库尔图瓦的声音，他听不见他说了什么，只感到自己被腾空抱起，穿过嘈杂的人群。刺眼的顶灯曝光他时，他才意识到自己被带进了包厢。他伏在皮椅上，被摆成趴跪的姿势，屁股高高翘起，短裙的裙摆给掀上去搭在腰间，滚烫的异物正在臀缝间上下滑动。

库尔图瓦已经硬得发疼，他迫不及待地解开皮带，拉下内裤，昂扬的阴茎弹出来，轻轻拍到服务生粉白的臀肉上。浑圆的屁股柔软丰腴，龟头戳陷进去一个小窝，双手抓握的部分很快就红了，移开手指的话，原先按压下去的位置就会浮起鲜红的指印。他揉开男人的臀瓣，把前端湿润的茎头抵在后穴，摩擦刺激那片紧致的肉褶。他当然更喜欢操逼，但此刻不介意享受一波对方括约肌紧张的收缩。“有人操过你这里吗？”他揉搓凯文肉感十足的臀瓣，龟头作势要往穴口里戳。“不、不要…会坏的…操前面吧……”凯文哽咽着说，大腿因恐惧而颤抖，“逼……逼更好操。”他只是想保护自己，无论怎样结果都是挨操，阴道至少承担着交配的职责，皱襞湿热而润滑，做好了纳入对方阴茎的准备。

因为他的话，库尔图瓦心情不错地哼了一声，把这当作邀请。龟头蹭过会阴，找到那条隐秘的嫩红色肉缝，这道羞涩的小缝现在已经无所遁形，红肿的小阴唇贴住肥大的阴蒂，微张的逼口仍然红肿，粘连的淫液还在往下淌。硕大的龟头撑开穴口，一圈细嫩的软肉立刻吸附成肉柱的形状，里头湿热紧仄，仿佛未经开拓的处女地，随着阴茎的深入，更多骚水从逼口边缘溢出。还没发育完全的女性器官，阴道浅，库尔图瓦粗长的鸡巴整根顶入，龟头直接顶开娇嫩的宫口，凯文感到一种被贯穿的恐惧，瑟缩反而让内壁绞紧了。库尔图瓦没想到干男人的逼有这么爽，他还年轻，事业刚刚起步，没操过双性人很正常。他已经知道了凯文·德布劳内这个名字，以后有的是时间开发玩法。

他双手牢牢钳住凯文的胯骨，抽出大半阴茎，带着刚沾上的淫水狠狠捅到底，操开深处的肉口。他的下腹用力撞击对方的臀瓣，拍打出啪啪数声，引起一阵肉浪的颤滚。凯文臀肉的手感实在太好，他大力搓揉，并在肉体相撞时加上重重的一掌。掌掴留下的红痕仿佛逐渐渗进皮肉，顺着血流蔓延全身，使他通体的粉白皮肤都泛出红晕。库尔图瓦撩开他的上衣，抚摸那截露出的腰肢，不够窄瘦，即使对方挨操时绷紧了肌肉，腰部也是柔软的。他每一下都干得又急又猛，阴道皱襞吸得他爽不可言，龟头不留余力操进肉口，挤压子宫。“慢点…嗯……好痛……”凯文捂着肚子哀叫，蛮横的鸡巴似乎能隔着肚皮顶碰他的手心，他担心客人乱捣一通，把他不常用的女穴彻底肏坏。

“痛吗？可是你的鸡巴和小穴都在流水……”库尔图瓦整个人压下来，盖伏在体格比他小一号的凯文身上，下腹部紧紧贴着对方肉乎乎的屁股，“你这个发骚的骗子。”越来越多的快感折磨着凯文，连羞辱的话落在耳朵里都成了调情，库尔图瓦把他操成了一个婊子，每一次顶撞都能挤出他的浪叫。他被操射了一次，精浆溅在皮质坐垫上，湿乎乎的液体减轻了皮肤和坐垫的磨擦，但膝盖和胸脯依然火辣辣地疼。

库尔图瓦把他翻过来，他不得不直面这个百般刁难他的顾客。一张格外年轻的脸，却有双因欲望蒸腾而微微充血的眼睛，他死死盯着他。凯文像被他的视线锁住了，动也不能动。他敞开的双腿已经酸麻到合不拢了，穴肉也红肿外翻，他的上衣被掀到腋下，露出的皮肤从胸脯到下体都像被操熟了似的，大片的潮红刺激着库尔图瓦的视线。他把凯文的两腿拽到自己腰侧，从正面肏进男人软烂潮湿的肉逼里，他挺动着腰，大幅度地在阴道里抽插。在凯文胡乱的喘叫声里，他操开他的宫口，把积攒许久的浓精全灌进深处。白沫混着淫水从交合处溢出，他像捅破一块柔软的泡芙，甜腻的快感冒出来，黏在彼此的身上。

库尔图瓦认为自己已经足够仁慈，他不仅让凯文的女穴享受到应得的性爱，还给他留了一笔超过嫖资的小费，可怜的服务生甚至还得到了一位球星的电话号码。库尔图瓦心安理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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